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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边界内的“神明”:
移民时代的新加坡妈祖信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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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在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的宗教活动中 ,妈祖信仰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从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帮

群社会结构的历史脉络切入 ,运用金石与特刊等文献资料 ,具体地考察伴随华南移民而跨境分香到新加坡的“妈

祖”的信仰形态 ,如何在当地社会的脉络下经历再建构的历史过程。本文的研究显示 ,受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帮群

社会结构特征的制约 ,源自闽粤的妈祖信仰发展出“社群化”的崇拜形态 ,并承担起凝聚与整合华人移民社群之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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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是一个由移民社会发展而来、华人占绝大多数

的多元种族国家。新加坡华人的祖籍地主要是中国的闽粤

地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的历史经验显示 ,从中

国南来拓荒的闽粤移民 ,几乎都与“移神”相伴随 [1 ] 。而当闽

粤移民在东南亚建构华人社会之时 ,也可见到一个与“人”的

世界紧密相连的“神”的世界。例如巴素在《马来亚华侨史》

一书中对殖民地时代马来亚华侨社会的“人”、“神”两个世界

的关系有这样的记载 :“描述马来亚的华侨 ,我们还不能充分

从人口调查表中检查出他们私人的活动 ,因为还有一个神鬼

居住的世界。不管华人到什么地方去 ,这些鬼神都是随身不

离的 ;而且在他们的生活中 ,与他们周边的物质世界一样的

重要。”在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的宗教活动中 ,妈祖信仰是其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 ,有关东南亚移民时代妈祖

信仰的研究 ,多集中在维系华南移民的“中国认同”功能等方

面。本文从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帮群社会结构的历史脉络

切入 ,运用金石与特刊等文献 ,具体地讨论传承自祖籍地的

中国民间信仰资源对东南亚华人社会之建构与华人社会内

部整合与凝聚社群认同的重要意义。

一、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帮群结构

从 1819 年英国莱佛士开埠到 1965 年独立建国 ,是新加

坡历史上的殖民地时代 ,这一时期的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社

会。在移民时代 ,殖民地政府采取分而治之和间接统治政

策 ,华人社会处于半自治状态。华人移民必须进行社群整

合 ,建立社团和组织 ,方能维持华人社会的运作。

许多学者指出 ,“帮”是东南亚华人社会尤其是新马地区

华人移民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 [2 ] 。新加坡华人移民主要来

自中国的闽粤两省。开埠初期 ,华人内部来自相同地域说同

一方言的移民结合成最初主要的五大“帮群”,即“福建帮”、

“潮州帮”、“广帮”、“客帮”和琼州“海南帮”。这五大帮群因

操相同方言和具有相同的风俗、习惯等因素 ,形成各自帮群

的文化认同而与异帮群相区别 ,使开埠初期的华人移民社会

即呈现出高度的异质性 [3 ] 。

华人移民帮群社会的形成与演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

程。因移民史与殖民地政府有关政策的影响 ,开埠初期华人

移民五大帮群的力量并不均衡。根据 1881 年海峡殖民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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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统计资料 ,当时华人移民总共有 86766 人。其中福建移民

有 35508 人 ,占 28. 8 % ;潮州移民有 22644 人 ,占 26. 1 % ;广

府移民 14853 人 ,占 17. 1 % ;海南移民 8319 人 ,占 9. 6 % ;客

家移民 6170 人 ,占 7. 1 % ;其他约占 11. 3 %[4 ] 。

五大帮群的经济力量也有很大差异。莱佛士开埠新加

坡后 ,实行发展商业与贸易政策。这一政策不但决定了殖民

地时代新加坡的经济体系和商业社会的本质 ,也造成华人社

会内部各帮群力量的不平衡。开埠初期 ,福建帮主要从事转

口贸易 ,财雄人众。潮州帮以种植甘蜜和胡椒为主要职业。

广、客、琼诸帮则主要从事城市手工业、建筑、农业等行业 ,经

济力量远不如福建帮。

在上述各帮群力量不平衡的情况下 ,华人移民社会在初

期五大帮群基础上 ,逐渐发展出两极性的帮权政治结构。一

极是强大的福建帮 ,另一极则是以广、客二帮为主力的广、

客、潮、琼联合阵线 [5 ] 。两极性帮群均有各自的总机构。总

机构下涵盖了帮群内各社群所设立的会馆、宗亲会、行业公

会等各类社团。

华人移民社会内部的帮群形态的演化 ,伴随新加坡社会

经济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开埠之后的新加坡 ,迅速从一个小

渔村发展成为东南亚繁荣的大商港。与新加坡社会不断发

展变迁同时 ,华人社会内部结构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到了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 ,两极性帮权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此时福建

帮与其他帮群的对立已减弱 ,各帮群间经过不断的互动与调

整 ,逐渐从两极性的帮群组合演化出新的帮群形态 ,即闽帮

社群、广惠肇社群、嘉应五属社群、丰永大社群、潮州八邑社

群、琼州海南社群。此外还有闽粤以外的三江帮等移民社

群。至此 ,新加坡华人移民帮群社会的架构基本确立 ,并延

续了整个殖民地时代 ,甚至到了当代 ,新加坡华人社会还能

见到此种帮群形态的深深痕迹。

移民时代华人社会的帮群结构具有较大的整合空间。

其内部包括了各类社团、坟山组织、庙宇组织等系统。透过

移民社群的会馆、宗亲会等社团形态和处理社群先人坟山组

织以及具有社群边界的庙宇机构 ,华人移民建构了一个整合

社群的帮群社会 [6 ] 。而移民时代新加坡的妈祖崇拜正是在

帮群架构的神明系统内 ,扮演了整合与凝聚社群的重要功能。

二、从中国到新加坡的“妈祖”
根据保留下来的庙宇楹联、匾额、碑文等文物资料 ,在新

加坡最早出现供奉妈祖的庙宇可能是潮州移民社群所建的

粤海清庙。该庙是在潮州移民林泮搭建于 1820 年的亚答小

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839 年福建移民社群也在直落亚逸

祭拜妈祖小庙的基础上修建了天福宫。修建工程前后进行

了 4 年 ,至 1842 年竣工 [7 ] 。1857 年 ,海南移民社群在小坡吗

拉合街 6 号建立馆 (琼州会馆)宫 (天后宫) 合一的“天后宫”,

崇祀天后圣母、水尾圣娘及昭烈一百零八兄弟诸神 [8 ] 。1876

年 ,移民新加坡的永春社群成立永春会馆 ,在会馆内设立神

龛供奉妈祖和张公圣君 [9 ] 。从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 20

世纪上半叶 ,伴随新加坡的发展和华南移民的不断南来 ,更

多的妈祖庙、妈祖神龛和祭祀妈祖等神明的宗教活动出现在

华人移民社区 ,并基本奠定了今天新加坡妈祖信仰的规模和

内容。

根据相关的统计和笔者的田野调查 ,新加坡妈祖信仰的

场所基本可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以妈祖为主神的庙宇。这类

庙宇不太多。主要有前节所提到的福建社群所属的天福宫、

海南会馆天后宫以及二战后出现的金榜山亭天后宫、云峰天

后宫、林厝港阿妈宫等。另有一类是妈祖神龛。这类神龛因

依附地点之不同 ,又可分为下述几类。

第一 , 设置在庙宇的妈祖神龛。

根据笔者的调查 ,新加坡设置在庙宇的妈祖神龛仅有两

处。一处在粤海清庙内。如前所述 ,该庙是殖民地时代潮州

移民社群所建 ,至今仍属潮州社群的义安公司管理。另一处

在“碧山大庙”内。碧山大庙是广惠肇三属移民于 1870 年所

建坟山组织“广惠肇碧山亭”的组成部分之一 [10 ] ,目前仍位

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建后的“广惠肇碧山亭”内。

第二 ,设置在华人社团的妈祖神龛。

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华人移民建立了会馆、姓氏宗亲会、

行业公会等不同社团。妈祖神龛主要设置于这些社团。

先看会馆。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 ,在会馆所设神龛中 ,

除了上文所提宫馆合一的“琼州会馆天后宫”外 ,还有宁阳会

馆、永春会馆、福州会馆、莆田会馆、三和会馆等。

再看姓氏宗亲会。由于妈祖本姓林 ,所以东南亚许多林

氏宗亲社团都尊妈祖为“祖姑”,在会所内设置神龛供奉“亦

祖亦神”的妈祖。新加坡也不例外。在新加坡崇拜妈祖的宗

亲团体主要是林氏宗亲会。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家族自治会

是新加坡林氏宗亲组织的总机构 ,其会所内设置了金碧辉煌

的妈祖神龛。属下的一些林氏社团也在会所内设有供奉“祖

姑”天后圣母的神龛。如“九牧世家联谊会”、“西河旧家”、

“西河别墅”、“潮州西河公会”、“义顺村西河公司天后宫”等。

在新加坡的行业公会中 ,祭拜妈祖的主要是一些与航

海、河运有关的业缘社团。由于职业的缘故 ,经营者需要海

神妈祖的护佑。故多在会所设置神龛供奉妈祖 ,如“新加坡

红灯码头电船公会”、“新加坡摩多船主联合会”、“星洲炭商

公局与新加坡材炭出入口商会”等行业公会。

上述有关妈祖庙宇、神龛分布状况的分类 ,显示移民时

代新加坡华人妈祖信仰具有鲜明的社群化特征。华人供奉

妈祖的场所主要设置在具有社群特征的庙宇和社团会所里 ,

如潮州社群的粤海清庙、广惠肇社群的碧山大庙 ,以及祖籍

地缘会馆、姓氏宗亲会、行业公会等华人社团。即使是以妈

祖为主神的庙宇 ,也有相当部分具有某一移民社群的属性。

例如“天福宫”属于福建移民社群 ,“天后宫”则属于海南移民

社群等等。因此 ,移民时代的新加坡华人是在具有社群边界

的妈祖庙宇或神龛祭拜妈祖。新加坡“妈祖”的社群化 ,以及

妈祖崇拜具有鲜明社群边界等特征 ,与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

社会的帮群结构密切相关。换言之 ,新加坡殖民地时代的社

会环境制约了妈祖信仰在新加坡的发展形态。

三、妈祖信仰与华人移民“帮群”之界定与互动
1. 妈祖信仰与华人移民“帮群”之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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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早期移民社会 ,妈祖崇拜不仅是华人宗教信仰

的一个重要内容 ,同时还具有界定华人移民“帮群”的功能。

这首先表现在一些崇拜妈祖先的重要庙宇如天福宫、粤海清

庙以及海南社群的天后宫等 ,同时也充做华人帮群的总机

构。以福建帮群为例。该帮最早的总机构是出现于 19 世纪

20 年代的坟山组织恒山亭。1840 年天福宫建成后 ,即成为

“我唐人会馆议事之所”,进而取代恒山亭作为福建帮群的总

机构。虽然 1916 年福建帮进入会馆管理的时代 ,但直到

1937 年 ,福建帮群仍以“天后宫福建会馆”名义向殖民地政府

备案注册 [11 ] 。

妈祖崇拜界定 19 世纪华人移民帮群的重要意义 ,还体

现在妈祖庙的领导层与庙宇的经费来源等诸方面。19 世纪

妈祖庙宇的社会功能 ,可以从帮群领导人作为庙宇组织的大

董事等出现在碑文上得到印证。还是以天福宫为例。根据

道光三十年所立之“建立天福宫碑记”,天福宫的创始理事由

三名大董事和九名大总理组成。这些领导成员是以薛佛记

为首的福建帮领导层。薛佛记祖籍福建东山 ,他于 1830 年

出任福建帮最早总机构恒山亭的大董事。在碑记中位居天

福宫大董事之首的陈笃生祖籍福建漳州海澄县 ,他是薛佛记

的接班人。在薛之后他率领福建帮侨领创立天福宫 ,取代恒

山亭成为福建帮新总部。另据碑文的记载 ,天福宫的建筑费

用约3. 7万余西班牙银元 ,由闽帮侨领发动 400 多位来自新

加坡、马六甲以及东南亚各地的福建富商捐款支付。其中薛

佛记和陈笃生两位大董事捐款最多 ,分别捐赠 3074 和 2400

元。(该碑现仍保存在天福宫内。碑文内容已收入《新加坡

华文碑铭集录》和福建会馆编撰的《波靖南溟》内。)

在新加坡两极性帮群结构的时代 ,妈祖祭典中的迎神赛

会等仪式还具有建构帮群边界的功能。根据记载 ,19 世纪

20 年代以前 ,每年农历十月间 ,潮州社群所属的粤海清庙 ,例

有请神及回銮的盛举。游神之日 ,潮、广、惠、肇、嘉应、茶阳、

琼州各属人士联合参加游行 ,队伍壮观 ,有鼓乐旗景 ,行经大

坡小坡各街道 ,群众争看 ,盛极一时 [12 ] 。从上述参与粤海清

庙请神及回銮仪式信众的社群所属 ,可证实 19 世纪早期华

人帮群结构中广、客、潮、琼联合阵线的存在 ,以及在联合阵

线内部各社群互动中妈祖崇拜的纽带功能。

离粤海清庙不远的天福宫 ,亦举办具有界定和强调福建

帮社群边界功能的迎神赛会活动。作为福建帮总机构的天

福宫 ,每三年举行一次有固定的迎神与送神的路线的迎神赛

会。该活动由当时福建人聚居的 5 条街道各选出协理两名

共 10 名组成的五股头值年协理筹办。福建会馆编撰的《波

靖南溟》具体记载了 1901 年农历十月初八在天福宫举办的

一场迎神赛会。当天 ,天福宫浩浩荡荡的迎神队伍沿着既定

的路线锣鼓喧天地迎请坟山组织恒山亭的大伯公、福建帮属

下南安社群风山寺的广泽尊王以及另一座闽帮庙宇金兰庙

的清水祖师三神像到天福宫观戏。三神明在天福宫做客近

两个月 ,至十二月初四才再由五股头的台阁鼓乐车马送神回

庙。天福宫的迎神赛会对于福建帮的整合具有重要的象征

意义。天福宫在继恒山亭后成为福建帮的总机构后 ,透过迎

请属下社群神明的迎神赛会 ,无疑具有再界定和强调福建帮

社群边界以及凝聚属下社群对总机构认同的重要功能。

2. 妈祖信仰与华人移民社群间之互动

妈祖崇拜对于 19 世纪新加坡华人移民帮群间的互动 ,

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主要是透过对庙宇内的赠匾来显

示与强调社群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民间宗教的运作中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借助

庙宇开光或重建 ,以赠送匾额、对联等方式来建立不同庙宇

及神明之间的关系 ,进而建立人际的联系网络。移民时代新

加坡的妈祖庙则把此种方式运用于帮群关系的建构中。

如前所述 ,由于受移民史及新加坡开埠后社会经济等因

素的制约 ,移民社会早期华人各主要帮群力量不均衡 ,并由

此形成了华人社会以福建帮为一方和以广、客、潮、琼联合阵

线为一方的两极性帮群结构。在新加坡移民社会早期华人

帮群关系的建构中 ,包括妈祖庙在内的华人庙宇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舞台。就两极性的帮群结构而言 ,在作为福建帮总机

构的天福宫里 ,基本不见广、客等帮群赠送的匾额或对联等。

而在广、客、潮、琼所属的庙宇里 ,也不会出现福建帮的匾额

或对联。而在联合阵线内部 ,情况则大不相同。以潮州社群

所属的粤海清庙为例。光绪二十二年 (1896 年) 粤海清庙重

建。重建工程竣工后 ,从光绪二十三到二十五年 (1897 -

1899 年) ,联合阵线内的各帮群相继送赠匾与粤海清庙。以

下是部分广、客、琼社群信众在粤海清庙重建开光时赠送给

妈祖神龛的匾额 (匾额至今仍保留在粤海清庙内) :

“赫濯声灵”:光绪二十三年 ,潮郡茶阳会馆众信商敬酬 ;

“溺援天下”:应和馆众等同敬 ;

“后载坤元”:沐恩琼州众信商敬叩 ;

“泽及斯民”:沐恩弟子广惠肇众信顿首拜 ;

上述匾额是研究 19 世纪华人帮群关系的重要碑铭资

料。从匾额落款信众的社群所属 ,仅见广惠肇、客属的应和、

茶阳 ,以及琼州社群的“众信商”,而未见福建社群“众信商”

片言之语之情形 ,充分验证了 19 世纪华人帮群社会的内部

结构关系。

四、妈祖崇拜与华人帮群内部之整合
“社群化妈祖”的基本功能之一 ,就是作为神明的妈祖在

所依附的社群内成为凝聚该社群的文化纽带。以新加坡广

西暨高州会馆为例。该社团由广东高州、廉州和广西三属移

民建立于移民时代的 1883 年。根据该社团特刊的记载 :

1883 年以前 ,三属先辈南来者为数不多 ,故未有乡会之组织。

殆至 1883 年旅新广西省博白县人庞公敦武发起组织成立

“三和公司”,广招三属人士为会员。至 1891 年 ,据当时的社

团法令正式注册又易名为“广西、廉州、高州”三和会馆。会

馆极盛时据说有会员 5000 余名。最初馆址设在美芝路 46

号 ,那是一间两层楼排屋 ,馆中奉祀天后圣母与关帝君。原

来前辈南渡皆需乘搭轮船 ,身历一两个月的惊涛骇浪 ,始能

抵达南洋 ,启航前先得祭拜天后圣母 ,以保顺风航行平安抵

步。故此该会购置会所时 ,即敬奉天后圣母于馆中设立神

坛。此后每逢农历三月二十三 ,例必举行隆重圣诞庆祝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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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亦是该会周年纪念。是日设宴联欢 ,历百年而不替 ,至今

成为该会的传统之一 [13 ] 。上述记载显示了妈祖崇拜在闽粤

人南移以及社团建构中的重要意义。

在移民时代华人社会的建构中 ,妈祖崇拜亦具有整合社

群之功能。以新加坡林氏九龙堂家族自治会 (以下简称九龙

堂)为例。九龙堂是新加坡林氏宗亲会的总机构。不过与福

建社群总机构的天福宫不同 ,作为林氏总机构的九龙堂经历

了一个发展的历史过程。九龙堂的前身是成立于 1857 年的

“福建九龙堂公司”。1928 年 ,闽粤林氏移民倡议成立“林氏

家族自治会”,1929 年建成林氏大宗祠大厦 ,即保留至今的

“新加坡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家族自治会”两层楼式宗祠。

1949 年 9 月 ,林氏家族自治会改为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庙。

1956 年 10 月 ,九龙堂向所有新加坡林氏宗亲会开放 ,共有

18 家林姓宗亲团体加入成为会员。这 18 家社团是 :九牧世

家联谊会、西河旧家、福建九龙堂、西河别墅、长林公会、潮州

西河公会、潮安仙都林氏同乡会、西河联谊社、港西霞湖马鞍

五房家族互助社、璧山青龙坛、广东林氏公会、康美林氏联谊

社、琼崖林氏公会、客属林氏公会、西河上官路同乡会、义顺

村西河公司天后宫、潮安宝陇林氏同乡会、仟岛互助会等。

而这 18 家宗亲社团的会长和主席亦被聘为大宗祠的特别董

事。至此 ,九龙堂成为新加坡林氏社群的总机构 ,并改称为

“新加坡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家族自治会”。

作为总机构的九龙堂 ,其内部的所属社群既有地缘的差

异 ,亦有方言的区别 ,具有相当高的异质性。从 1857 年“福

建九龙堂公司”的创立 ,到 1956 年总机构“新加坡林氏大宗

祠九龙堂家族自治会”的出现 ,新加坡林氏宗亲社群的整合 ,

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发展历程。而在总机构出现后 ,其属下

的 18 家社团亦各有自己的运作内容、认同形态与社群所属。

例如 ,潮安仙都林氏同乡会既是九龙堂的属下社团 ,同时又

隶属于潮州社群 ,是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的成员之一。该社

团有自己的会庆 ,每年循例在粤海清庙祭拜天后祖姑 ,然后

返回会所礼堂谒拜祖先。与此同时 ,该社团也积极参与林氏

大宗祠的各项活动 ,如在 1999 年 ,参与了林氏大宗祠九龙堂

举行的“祖姑晋座消灾清醮、普施法会”,祈福林氏家族合家

平安 ,事业顺利 [14 ] 。

面对如此多元而复杂的社群认同形态 ,妈祖无疑是总机

构内部的一条重要凝聚纽带。在九龙堂会所内 ,设置有金碧

辉煌的妈祖神龛 ,神龛前刻有两副对联 :“祥发湄州渤海安澜

歌圣德 ,炉分星岛黎民乐园颂神功”;“坤仪媲美千秋显耀尊

天后 ,圣德仁慈万世流芳祀祖姑”。前一副对联蕴涵了从湄

州分炉到新加坡的妈祖为林氏移民前辈南来拓荒护航的历

史记忆 ;后一副对联则表明 ,亦神亦祖的“祖姑”妈祖是林氏

社群共有的认同象征与维系纽带。

为了凝聚林氏社群对总机构九龙堂的认同 ,林氏大宗祠

特别重视对妈祖的祭拜。每年的清明节 ,林氏大宗祠召集宗

亲们先祭拜天后圣母祖姑 ,然后到坟山拜祭祖先。农历三月

二十三日妈祖诞辰 ,则遵循祖宗遗训 ,以完整的仪式祭拜妈

祖。仪式的内容包括 :祭拜天公 (玉皇大帝) 、祭拜妈祖、祭拜

祖先 ,其间须先请出神明并向各位神明敬茶、敬酒、献花、献

果、献宝等。隆重的祭拜仪式强化了林氏社群所共有的“祖

姑认同”。

对于移民时代新加坡那些以妈祖崇拜作为凝聚社群认

同的华人社团来说 ,妈祖庙宇还兼具维系社群经济运作的重

要功能。以下笔者以琼州天后宫为例讨论之。

根据新加坡海南会馆碑文、特刊等文献记载 [15 ] ,在 1857

年琼州会馆正式成立以前 ,天后宫应已存在。自 1857 年以

后 ,位于琼州会馆内的天宫后亦与会馆合二而一 ,成为海南

移民社群最高联合总机构。此种格局一直持续至 1932 年。

这一年因殖民地政府颁布社团注册法令 ,天后宫以祭拜神明

的庙宇而向政府登记为“免注册社团”,而琼州会馆则属注册

社团 ,为独立机构。至此 ,作为海南社群总机构的琼州会馆

与天后宫有了明确分工。前者则承担支持会馆及社群运作

与活动的财政来源之重任 ;后者主要负责会馆会务 ,以及处

理海南移民与祖籍地、中国政府及英殖民政府等相关的各项

事宜。

天后宫的经济来源 ,除了海南移民信众的香油钱 ,主要

来自海南社群数十家商家的捐献 ,如海南人的“九、八行”,即

规定定期捐款天后宫之数目。其他如海南人的舢舨业等亦

向天后宫捐款。此种由社群成员中的成功商人透过天后宫

自行管理社群的方式 ,也反映在天后宫的管理方式上。早期

的天后宫实行炉主制度 ,由琼帮商号或个人之慷慨捐献的数

十人中 ,推举若干主持天后宫事务 ,再从其中决出一人为炉

主 ,其余为董事。当时并未有宫员之设。自 1932 年海南社

群管理机构制度化后 ,琼州天后宫规模扩大 ,经营义山 ,经济

日益丰裕。于是遂修改章程 ,在“公司法令”的名下注册。同

时建立宫员制度 ,以琼帮“商号宫员”为主要成员会员 ,并规

定以 2000 人为限 [16 ] 。

作为财政总部 ,天后宫对于维持移民时代海南社群的运

作与各项公益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移民时代 ,天后宫对

海南社群的重要贡献有 :筹募历次重建与改建琼州天后宫琼

州会馆 (后改为海南会馆)的款项、拨出经费支持会馆日常运

作的经费开销、支持海南社群所办育英学校的经费、购买土

地设立琼州帮群坟山“海南山”、1902 年发起筹款建立海南社

群的慈善机构“乐善居医院”,免费照顾孤苦无依的海南同

乡 ,并拨出经费充做“乐善居”维持费等。此外 ,天后宫也购

置产业生息 ,收益拨充海南会馆和天后宫的建设基金。

新加坡海南社群天后宫的组织形态与运作方式 ,为我们

了解东南亚殖民地时代华人社会如何透过民间宗教的神明

系统以实现其社群内部的运作 ,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

个案。就基本功能来说 ,神明妈祖和天后宫是移民时代新加

坡海南社群的信仰中心。然而这个信仰中心还承担了该社

群总机构的功能。透过这个总机构 ,移民新加坡的海南人建

构并维系了一个兼具社会、经济、教育、慈善等多方面功能的

新社群。

总括以上所述 ,伴随闽粤移民的南来 ,妈祖也跨境“移

神”到新加坡。当闽粤移民南来拓荒之时 ,妈祖是护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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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茫茫大海中平安航行顺利抵达新加坡的海上保护神。而

当闽粤移民在新加坡社会脉络下再建其社会结构之时 ,妈祖

信仰则转变功能 ,成为维系华人移民“中国认同”的文化纽

带 ,亦在凝聚社群和维持社群经济运作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

色。从闽粤移民南来拓荒的海上护佑神 ,到新加坡华人社会

建构中凝聚移民社群的认同象征 ,这是传承自闽粤的妈祖崇

拜在新加坡移民时代的一次重要转型。

五、结语
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妈祖信仰呈现出鲜明的社

群化特征。不论是以妈祖为主神的福建会馆天福宫或海南

会馆天后宫 ,还是依附于各类华人社团的妈祖神龛 ,都具有

鲜明的社群属性。适应华人社会的帮群结构 ,“妈祖”作为维

系华人移民的纽带 ,发展出不同的形态 ,如“亦祖亦神”的“祖

姑”“妈祖”、福建人的“妈祖”、海南人的“妈祖”、潮州人的“妈

祖”等等。由于各帮群的妈祖庙之间没有分香的关系 ,故各

帮之间的“妈祖”互不往来。而具有社群所属的华人移民则

到属于各自社群的妈祖庙或妈祖神龛祭拜妈祖。妈祖信仰

在功能上 ,除了维系华人移民的“中国认同”外 ,另一个重要

作用则在于凝聚华人移民的“社群认同”。这包括透过社群

化的妈祖崇拜 ,界定与整合移民社群 ,维系社群的经济运作

等内容。

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会妈祖信仰形态之建构 ,受制于

新加坡的人文环境。基于移民史和开埠后殖民地政府的社

会经济等政策的制约 ,移民时代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呈现出多

元的帮群结构特征。“帮”内与“帮”外、“帮”与“帮”之间 ,以

及以各帮为基础的超帮社群之互动 ,是华南移民在新加坡再

建华人社会的主要内容。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伴随华南

移民跨境分香到新加坡的妈祖 ,即被纳入华人移民的帮群社

会架构内 ,并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纽带 ,承担起凝聚与整合

华人移民社群的重要功能。

综上所述 ,伴随华南移民而跨境分香“移神”到新加坡的

妈祖 ,在当地移民社会的脉络下 ,其信仰形态经历了再建构

的历史过程。受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帮群社会结构特征的

制约 ,源自闽粤的妈祖信仰发展出“社群化”的崇拜形态 ,并

承担起凝聚与整合华人移民社群之功能。对“社群化”妈祖

信仰进行研究 ,将有助于考察华南移民在新加坡建构与发展

华人社会的历史进程 ,亦有助于深入思考包括民间宗教在内

的中华传统文化 ,在不同社会环境下的发展与变异等问题。

参考文献 :

[1 ]颜清湟. 新马华人社会史[ M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 10 - 14 ;林孝胜. 石叻古迹 [ M ] . 新加坡 :新加坡南洋学会 ,

1975 ;李天锡 .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 M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82.

[2 ]陈育菘 ,陈荆和. 新加坡华人碑铭集录[ M ] . 香港 :中文大学 ,1972. 5 - 23 ;杨进发. 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 [ M ] . 新

加坡 :新加坡南洋学会 ,1977. 1 - 5 ;林孝胜. 新加坡华社与华商[ M ] .新加坡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1995. 28 - 46.

[3 ]谢剑. 志愿社团的组织原则 :新加坡华人社团的个案研究[ A ] . 李亦园 ,郭振羽. 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 :下册[ C]台北 :正中书

局 ,1985. 123.

[4 ]郭振羽. 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 M ] . 台北 :正中书局 ,1985. 2 ;林孝胜. 新加坡华社与华商 [ M ] . 新加坡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

会 ,1995. 29.

[5 ]陈育菘 ,陈荆和. 新加坡华人碑铭集录[ M ] ,香港 :中文大学 ,1972. 15 - 23.

[6 ]曾玲. 越洋再建家园 :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 M ] .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3. 934 - 949.

[7 ]波靖南凕 :天后宫与福建会馆[ C] . 新加坡福建会馆 ,2005. 24 - 28.

[8 ]新加坡琼州会馆庆祝成立 135 周年纪念特刊[ M ] . 新加坡海南会馆 ,1989. 101 - 103.

[9 ]新加坡永春会馆 130 周年纪念特刊[ M ] . 新加坡永春会馆 ,1997. 29.

[10 ]曾玲. 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的建立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A ]. 陈荣照. 新马华族文史论丛[ C] . 新加坡 :新加坡新社 ,1999. 227

- 250.

[11 ]1937 年福建会馆 1937 年章程[ A ]. 波靖南凕 :天后宫与福建会馆[ C] . 新加坡福建会馆 ,2005. 24 - 28.

[12 ]潘醒农. 粤海清庙 :新加坡华人古神庙[ A ].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特刊[ C] .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 ,2000.

248 - 250.

[13 ]新加坡广西及高州会馆成立 120 周年纪念特刊[ M ] . 新加坡广西及高州会馆 ,2003. 145 - 146.

[14 ]新加坡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家族自治会 75 周年纪念特刊[ C] . ]新加坡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家族自治会 ,1997. 218 - 225.

[15 ]新加坡琼州天后宫琼州会馆大厦落成纪念特刊[ M ] . 新加坡海南会馆 ,1965. 66.

[16 ]王兆炳. 大施主“琼州天后宫”与“琼州乐善居”[ A ] . 琼州乐善居百年大庆纪念特刊[ C] . 琼州乐善居 ,2002. 66 - 79.

[责任编辑 　孙景峰 ]

·47·


